不 準 算
黃 敬 傳

在第一期甲骨文(特別是武丁時賓組卜辭)
刻寫在占卜字句旁邊, 常常會另刻 不[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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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文字

文例一定橫寫另行(由左到右)
[福24] 貞 今己巳(子)雨 二告  二告不[image: image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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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26] 貞 疾(人爿)舌 尤于妣庚 不[image: image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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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63] [柏64] 不[image: image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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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image: image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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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學者解釋很多

孫詒讓 [不紹龜]

胡光煒 [不鼅鼄]= [不踟蹰] [不絲鼄]
陳邦福 [不啎鼄 ]= [不啎殊 ]
郭沫若 [不鏝黽]
楊向奎 [不玄冥]
在目前所有可見的甲骨卜辭資料中, 這三個字沒有單獨寫出來, 而且常常是在同片甲骨有多組貞卜, 反覆詢問, 這種問辭稱為兆側刻辭
現在先來看一段學者段於鑽鑿卜兆的說明:

[一般說來，龜甲是鑽鑿並施，以鑽為多。胛骨則是鑿多鑽少，腹甲都在背面施以鑽鑿，胛骨既有背面也有在正面中下方施鑽鑿的。（2）灼兆。鑽鑿之後，乃用火炷燒灼槽穴，有鑽者灼於鑽之中處，無鑽者灼於鑿之左或右。燒灼後甲骨正面便發出“pu”的聲音並出現裂紋，作╰▏▕╯▕╮╭▏諸形，這就是兆璺，也就是“卜”字的象形，連音讀亦擬其爆裂之聲。卜字歧出之筆或左或右，各隨兆璺而定，如兆作╰▏形，則該段卜辭的卜便多數作[image: image11.png]


。（3）刻辭。見兆之後，卜者乃依兆而定其吉凶，然後刻上卜辭。甲骨的兆以在正面者居多。故卜辭亦多刻於正面。一條完整的卜辭通常包括前辭、命辭、占辭、驗辭四部分。前辭是日期和占卜者，命辭是要貞問的事，占辭是依兆而得到的吉凶內容，驗辭是占問的應驗記錄。《詩經·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所記載的正是占辭和驗辭。許多卜辭並沒有占辭和驗辭。（4）塗飾和刻兆。刻完卜辭後，有的為了美觀而在字的筆道中或塗朱砂或塗墨。一般是大字塗朱，小字塗墨，或正面塗墨，反面塗朱。塗飾是武丁時期的風尚。為了使兆璺明顯，還用刀再加刻畫，這也是武丁時期特有的。

許多甲骨在兆側還刻上一到三個字的短語如二告、小告、大吉、吉、引(弘)吉、不玄黽等，叫做兆側刻辭。又由於商人每事都要反覆貞卜，有時一事貞卜十次之多，故在每一兆璺之側一般都還分別記上占卜的次數，稱為紀數位（或稱序數字）。有的腹甲上只刻左右對貞的兩條卜辭為代表，其餘則僅刻紀數字一、二、三、四…。少數腹甲上只有經過加工的兆璺、兆側刻辭以及紀數字而沒有卜辭，這些紀數字可能是在灼兆之後就刻上去的，大約占卜時每灼一兆便刻一紀數字，以標明此乃第幾次占卜的卜兆。]
上引 [古文字学纲要 第二节 陈炜湛 唐钰明]
這裡可以看到陳煒湛先生認為不[image: image1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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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兆側刻辭解作不玄黽, 過去一些學者一般都把[image: image14.png]


當作蜘蛛, 這個方向是因為說文[黽, 主黽也]的說法, 加上這個字的確是昆蟲的象形形狀, 蜘蛛之外, 郭沫若則是認為是水黽.
學者在文意解釋上都認為是不模糊, 清楚的意思

這些其實都是錯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 其實, 刻寫甲骨的貞人, 在同一片甲骨上面, 如果問卜的結果不好, 卜兆不吉利, 就會重新在下面再鑽鑿卜問一次
同時旁邊會標示[二告][小告](其實可能應該是二問三問)

(不是吉也不是告, 這個字與萌類似應該是問字)

另外在前一個不讓人滿意的貞卜文句旁邊刻寫上不[image: image1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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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字, 表示這個貞卜不算數, 需要再卜一次的意思.

閩南話形容一件事情不能當真, 不能當作正式, 會說[不準算] /bø dzun søng/
算[image: image17.png]



說文 : [image: image18.png]


 數也從竹從具讀若筭.

[算]字在甲骨金文都不得見, 可是[算]字的字型與黽絕似, 這個字跟[萬]字一樣, [萬]字是從蠍子的象形篆隸定形, 直接借用過來, [算]與[萬]字都是象形字, 被假借用來表示其他的意思, 這種字不會添加口旁表音, 那是因為圖形用到本字的機會很少,不像鳥牛之類的字, 所以無需加口別字.
閩南語[算]字讀作繩, 這也是為什麼[繩]字今音的由來, 有趣的是, 閩南語不講繩而說索, 這大概是殷周用字差異吧.

另外,相關字如筭

[筭]字讀算, 而閩南語玩(弄)也讀作/sng3/, 可見[算][筭]上面的竹部, 恐怕只是[image: image19.png]


這個象形字上部黽蟲的雙螯轉篆隸書時的訛寫, 中間[王][目]都是一樣的表示黽蟲的身體, 下部則是兩隻下足, 並不是兩隻手. 這樣看來, 從前學者以為竹籌計算的想法恐怕也是不對的.

[筭]算只是[image: image20.png]


模型化的異體字, 而[算][筭]其實是同一個[image: image21.png]


字的兩種寫法
準[image: image22.png]



至於[image: image23.png]


下部的倒三角形也並不是口, 而應該是錐錘的象形, 上面是懸著一跟繩子, 下面是錐錘, 就是土木營建常用來量測垂直的準(測平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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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字在甲骨金文也沒有出現, 現在的[準]字在說文是連著鳥尾巴斜畫一橫,

倒三角形的字在金文通常跟[午][屯]這種字一樣, 點圈形成肥筆, 再演變寫成十
所以應該跟[率][image: image25.png]


字相關, 衍生[率]字(逸周書大匡)

這個[率]字解釋為[遵],[循], 其實[遵][循]字應該都是[率]字的今字另體, 與其他像[孫][image: image26.png]


字對照, 就可以發現[孫][遵][準]的字音關係. 這些都是从[玄]得聲的後起字. 因此可以確定[image: image27.png]


的可能讀音.
不準算這個套語, 在武丁之後就不再被使用, 以後的卜辭改用[玆用][不用].
在這裡會很驚訝現代閩南語的常用口語會出現在三千年前的甲骨卜辭上面,

同時, 仔細揣摩三千年前貞人對於透過甲骨鑽卜與神靈祖先筆談溝通, 那種小心翼翼, 敬畏詢問可是又帶著有點狡獪的場景, 不禁令人莞爾.

附錄

饒宗頤釋「繩」，讀為慎：
按[image: image28.png]


字从[image: image29.png]


从[image: image30.png]


（黽）从戈，舊無釋。[image: image31.png]


即繩，此又益戈形，如昜之作[image: image32.png]


也。卜辭成語，每言「[image: image33.png]


」（《粹》三四二）、「其又[image: image34.png]


」（《佚存》六二五），他辭云：「癸亥卜，其[image: image35.png]


于河。」（《後編》下三．三七）當與繩同義。《詩．下武》：「繩其祖武。」傳訓「繩」為「戒」，三家詩作「慎其祖武」，繩讀為慎。《爾雅．釋訓》：「競競，繩繩，戒也。」《釋文》「繩」本或作「憴」。《詩．抑》：「子孫繩繩。」箋：「戒也。」韓詩作「承承」。又《螽斯》：「繩繩兮。」傳：「戒慎也。」契文繩字益戈旁，與戒之从廾持戈同意。其云「惟繩」、「又繩」，即「惟慎」「又慎」，皆指祭時，敬懼戒慎將事之義。此辭云「其又繩且」，與《詩》「繩其祖武」語例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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